
2002年5月，我和红尘几个菜鸟到外

面游荡。车轮滚滚一直向西，把我们带到

甘孜州的色达县。那里，有一座五明佛学

院，号称全世界最大，坐落在与青海搭界的

一个荒凉的地带。海拔4千多米的高原

上，草地沙化严重，举目望去不见一星青

草，只有泛滥的黄土。前面的车轮卷起尘

土，有如沙尘暴一样的景象，立即将汽车和

景物一齐淹没，不见人影。几千礼佛的人

在这个苦寒的地方修行悟道，他们的红色

袈裟给冷峻的高原增加了些许暖色。

在我们离开五明佛学院之后的半天路

程中，太阳高悬，地面没有水汽上升。口干

舌燥的我们只好把口罩打湿了捂在脸上，

试图制造一点空气湿润的假象。枯燥的风

景中，突然有一大片鲜亮夺目的颜色抢入

我们的视线——公路旁成百上千的喇嘛和

少量的藏民，他们聚在一起，匍伏于地，人

群蜿延曲折地沿着一条正在干涸的小河伸

向远方。

我们在车上猜测起来：他们在掘金？

寻宝？还是在找别的什么？

当我们看见水盆水桶里那些游动的小

鱼虫时，我们这些被物质社会浸染太久的

人们，再次误认为他们是在寻找一种可以

卖大价钱的珍稀物种，比如虫草，比如红景

天或者雪莲——他们在水中大概是在寻找

龙王的唾涎吧？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一位勉

强会说汉话的藏族汉子，他轻描淡写的回

答让我震动：救鱼。

原来，每年五月，这一带的沼泽地就会

在太阳下“缩水”，鱼虫虾米们就会如庄子

所言“曳尾涂中”。于是，当地的僧俗信众

就会在那几天里，万众一心地拎着小桶拿

着脸盆或搪瓷大盅前去相救。他们翻开石

头，用细细的树枝，将那些藏身于石块之下

湿润的土里苟延残喘的小鱼小虾拈出来，

放进清水里，然后送到远处的深水河里去

放生。

可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捕捞时

恨不得用纱布做鱼网，连鱼卵都不放过。

也许他们从未听说过“环境保护”、“绿色自

愿组织”以及“人道主义”这些花花绿绿的

词语，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无声的声明，

他们才是强者。

一本弘一法师的传记里写道：弘一法

师圆寂前曾交待门下弟子，“我死后你们

将我法身连同卧榻一并火化，火化时务必

要在榻下放碗清水。”弟子不解。法师道：

“木榻久已朽坏中空，其内必有蠹虫，一旦

火起它们将无处逃生，一碗清水或可挽救

几条生灵…… 只有弘一法师这般随性自

然的悲悯之心，才能与那些救鱼的人们交

相映衬，而那法师床下的一碗清水、高原

上的数桶河水，不只是善举，也是人道的

极致。

在高原救鱼
漆园子

http://blog.sina.com.cn/qiyuanzi

带刀的文人
意林

http://blog.sina.com.cn/yilinzazhi

李敖无疑是文人中的武士，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那些犀利的文字，就像他手中的

利刃，可以杀人于无形。最近又在电视上

见到李敖，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以好斗

而闻名的老头，居然真的有一把刀。更不

可思议的是，他每次出门时，从来刀不离

身，俨然江湖侠客。

在台北的阳明山公寓，李敖坐在自己

的书房里接受采访，记者是他的老朋友。

两人聊得兴起时，李敖忽然像变戏法似的，

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刀，黑色塑料刀柄，折

叠式的，样子很精致。他用右手握住刀柄，

熟练地用力一甩，“啪”，刀刃展开，在灯光

照射下，寒光闪闪。李敖一边演示，一边得

意地说：“这是在越战时，一位美军特种兵

上校发明的，锋利无比，一只手就能打开。”

那样子看起来怪吓人，记者很惊讶，“您没

事身上带把刀干嘛呢？”李敖不假思索道：

“打架啊，我每次出门都带着它，用来防身，

遇到敌人就跟他干！”

这符合李敖的战斗作风，岁月并未改

变他的本色，这哪像是年过七旬的古稀老

人，倒更像是个闯荡江湖的古惑仔。或许

他真的需要一件防身武器，因为他太好斗，

一生写文章骂人无数，树敌无数，仇人多得

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如果哪天真的有人找

他报仇，恐怕没有人会觉得太意外。

他这辈子虽然跟人斗嘴无数，但压根

就没打过一次架。“这把刀代表了我的性

格，遇到困难我不闪躲。”

我顿时肃然起敬。纵观李敖这一

生，特立独行，有过荣耀加身，更多的却

是命途多舛。为争取言论自由，他曾两

度入狱。在那看似狂妄的外表下，包裹

的是一颗不屈的灵魂，或许这才是真实

的李敖。

假文凭的生意在美国由来已久，钱钟

书先生在《围城》里就讲过美国“克莱登大

学”的故事。文凭作坊近年来随着因特网

的普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花个千把美金

买上一套电脑、彩色打印机就可以上网开

业，比《围城》里那个爱尔兰人的打字机可

强多了。

授予学位的“著名学校”其实“未经授

权”，虽然不考试、不上课，但是也不是完全

没有资格限制，因为还要考虑你的现有知

识水平和人生经验。如果你还不够自信的

话，文凭作坊的老板会帮助你分析：假如你

的同事都是博士或者MBA毕业生，或者你

就是一个部门的主管，难道你的经验还不

够当一个管理学博士吗？所以认真地追究

起来，这些文凭贩子是否违反了美国法律

的条文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每个人都难免有丢东西的经历，如果

丢掉的是您的哈佛博士文凭呢？写信回哈

佛联系当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在美国

还有更方便的渠道。在美国一些报章杂志

上不时会有“为您更换丢失的文凭”的广

告。既然是“更换”文凭，所以这些文凭作

坊就不拘泥于未经授权的学校，而是公然

为买主开出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这样的

真正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凭。可任何人申请

“更换”哈佛文凭就意味着您原来就有哈佛

文凭，只不过是被偷走了，所以说如果有欺

诈的话，这个责任首先应该由自称是哈佛

毕业生的买主来负。

平心而论，美国文凭作坊的兴旺主要

是有市场需求，而且其中有“内需”，更主要

的是“外需”，特别是来自崇尚文凭的亚洲

人，其中不乏“方鸿渐”式的中国人。事情

明摆着，赚钱的是美国人，违法乱纪上当受

骗的是外国人，难怪美国执法当局经常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对我们中国

人而言，事关诚信，盲目崇尚洋文凭的“内

需”万万扩大不得。

洋文凭的土作坊
东方文化西方语

http://blog.sina.com.cn/zha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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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局并非是做公司，做公司未必就是

做局。

曾国藩之要一二省之实权，保荐推举

旗下之人，并为之争名分，是为做局，树立

其在湘勇中之威望。

一定要入局，做局是用资源来做局的，

并非有形之物，也非一般人所理解。一二

省之实权即业务、用人之实权，业务者如联

通与三星，用人者如更多的职位与高薪，事

业发展所依。

有此资源，就可以大量引进人才，进行

培训，并让他们成长，在各个岗位上成功。

就如之前所做一样，但要控制更多的资源，

才有更大的能量，否则，人才不来。

有钱、有闲、有人、有物，这就是做局需

要的资源。

调集、协调、部署、培训，这就是做局所

要做的工作。

就公关而言，现在已经进入了集束

炸弹时代，网络的专题发布就是一例。

现在，靠一两篇精巧，有力度的稿已经很

难达到满意的效果了，都是用专题砸，像

以前一篇精彩之作一出，应者影从的情

形已经很少出现了。只能在首页列出专

题，里面是一堆一堆的背景材料，各类文

章，不由得你不服。这是一个速度决胜

的时代，快鱼真的会吃掉慢鱼。文章不

需要精，但是采取广开言路的办法，高手

云集，难保没有精彩之作，而且有足够大

的量。

做局，用好人，补好漏，拓好业，这就是

做局。

做局
快刀洪七

http://blog.sina.com.cn/wqadwy

夕阳在西天独自燃烧时分，穿过银杏的尽头，你的视线追踪西边，成排的柿子树和核桃树黝

黑的枝杆倔强坚强，回望你的身后，那比正午的色彩深重的橙红仿佛是昨日的梦想，所以你反复

品味着此时感人的金黄，在记忆的底板上摄下，在皑皑的白雪里成像。——摘自王利芬博客


